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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
第
四
線
劇
社
慶
祝
創
社
三
十
年
，
在
年

底
上
演
了
德
國
戲
劇
家
布
萊
希
特
的
名
劇
︽
沙

膽
大
娘
︾
︵
原
名M

other
C
ourage

and
her
C
hildren

︶
。
我
還
記
得
那
個
晚
上
頗

冷
，
但
在
那
個
小
小
的
劇
場
之
內
，
台
上
二
十

四
名
演
員
和
台
下
百
多
名
觀
眾
的
心
卻
因
為
這
個

名
劇
的
製
作
而
變
得
溫
暖
。

今
年
是
布
萊
希
特
逝
世
六
十
周
年
，
劇
社
為
了

紀
念
這
位
提
倡﹁
史
詩
劇
場﹂
和﹁
間
離
效
果﹂

的
戲
劇
大
師
而
重
演
︽
沙
膽
大
娘
︾
。
︽
沙
膽
大

娘
︾
的
故
事
很
特
別
，
首
演
的
場
刊
中
這
樣
介
紹

劇
情
：﹁
在
十
七
世
紀
歐
洲
一
場
長
達
三
十
年
的

宗
教
戰
爭
中
，
沙
膽
大
娘
帶
着
一
個
啞
巴
女
兒
和

兩
個
兒
子
︵
一
個
膽
大
，
另
一
個
老
實
︶
，
隨
着

軍
隊
做
小
買
賣
。
他
們
拖
着
篷
車
，
從
一
個
國
家

去
到
另
一
個
國
家
。
一
路
上
，
沙
膽
大
娘
賺
了
戰

爭
的
錢
，
卻
賠
上
了
兒
女
的
命
。
本
劇
以
精
簡
對

白
及
朗
誦
隊
合
唱
，
道
出
小
人
物
在
戰
爭
中
求
生

存
的
故
事
，
充
分
展
現
出
史
詩
劇
場
獨
特
的
風

格
。這

是
一
個
關
於
一
名
母
親
與
她
的
兒
女
的
故

事
。
顧
名
思
義
，
這
名
渾
號﹁
沙
膽
大
娘﹂
的
母

親
與
我
們
想
像
中
母
親
的
慈
愛
形
象
截
然
不
同
，

她
狠
她
使
詐
，
最
重
要
的
是
做
生
意
賺
錢
；
但
她

卻
又
是
一
名
疼
愛
子
女
的
母
親
，
甚
至
可
以
為
他
們
犧
牲
自

己
的
愛
情
。
她
只
不
過
活
在
不
得
不
令
到
一
名
母
親
逼
着
要

﹁
沙
膽﹂
的
環
境
中
，
所
以
她
要
用
她
的
非
一
般
方
法
求

存
。一

九
五
九
年
，
中
國
著
名
戲
劇
家
黃
佐
臨
為
了
慶
祝
新
中

國
建
國
十
周
年
，
排
演
了
︽
沙
膽
大
娘
和
她
的
兒
女
們
︾
，

之
後
數
十
年
，
香
港
也
曾
有
不
少
劇
團
演
出
此
劇
。
一
九
九

七
年
，
第
四
線
劇
社
演
了
︽
沙
膽
大
娘vs

沙
膽
大
娘
︾
，
由

M
ay

姐
謝
月
美
飾
演﹁
沙
膽
大
娘﹂
。
十
八
年
後
，M

ay

姐

再
次
演
出﹁
沙
膽
大
娘﹂
一
角
。
一
年
後
重
演
，
她
又
是

﹁
沙
膽
大
娘﹂
。
這
個
角
色
是
全
劇
的
靈
魂
人
物
，
個
性
複

雜
，
能
放
能
收
。M

ay

姐
無
論
是
踏
台
板
和
人
生
的
經
驗
同

樣
豐
富
，
自
然
是
飾
演﹁
沙
膽
大
娘﹂
一
角
的
理
想
人
選
。

她
在
首
輪
演
出
的
表
現
十
分
感
人
。
重
演
時
更
加
駕
輕
就

熟
，
相
信
演
技
應
該
更
上
一
層
樓
。

飾
演﹁
沙
膽
大
娘﹂
女
兒
的
潘
芳
芳
憑
此
劇
獲
得
本
屆
香

港
小
劇
場
獎﹁
優
秀
女
演
員﹂
獎
項
，
可
見
她
在
劇
中
的
演

出
十
分
出
色
。

M
ay

姐
告
訴
我
她
已
經
準
備
好
演
出
︽
沙
膽
大
娘
︾
重
演

版
，
並
且
有
信
心
演
得
比
首
輪
演
出
更
好
。
可
惜
演
出
期
間

碰
着
我
的
工
作
死
線
，
不
能
捧
場
。

不
過
，
我
看
了
首
演
，
覺
得
此
劇
很
值
得
向
大
家
推
薦
。

讀
者
若
果
這
個
星
期
五
、
六
或
日
能
抽
空
的
話
，
請
到
上
環

文
娛
中
心
欣
賞
這
齣
好
戲
。

沙膽大娘

戲
曲
界
接
連
走
了
兩
位
大
家
，
梅
葆
玖
和
李
世

濟
，
一
位
梅
派
一
位
程
派
，
再
聽
不
到
他
們
的
唱

段
，
再
看
不
到
他
們
的
演
出
。
這
世
界
上
，
領
袖
可

以
更
替
，
科
學
家
可
以
培
養
，
唯
獨
藝
術
家
走
了
，

就
再
沒
有
第
二
個
。

梅
蘭
芳
曾
被
世
界
多
所
大
學
授
予
博
士
學
位
，
梅
葆
玖

也
被
日
本
櫻
美
林
大
學
授
予
名
譽
博
士
學
位
。
他
說
，
人

家
也
給
我
一
個
方
帽
兒
，
但
跟
我
們
老
頭
兒
的
差
遠
了
，

人
家
是
金
方
帽
兒
，
我
只
是
票
友
而
已
。
他
也
拒
絕
被
稱

為﹁
大
師﹂
。
他
說
，
我
不
是
，
我
父
親
才
是
名
副
其
實

的
大
師
，
中
國
真
正
的
大
師
並
不
多
。

的
確
，
中
國
戲
曲
界
沒
有
多
少
可
以
稱
為
大
師
的
，
也

再
出
不
了﹁
四
大
名
旦﹂
。
首
先
是
教
學
。
一
九
零
四
年

成
立
的﹁
富
連
成﹂
由
名
老
生
葉
春
善
做
班
主
，
以
喜
、

連
、
富
、
盛
、
世
、
元
、
韻
排
名
，
侯
喜
瑞
、
馬
連
良
、

馬
富
祿
、
譚
富
英
、
裘
盛
戎
、
葉
盛
蘭
都
出
於
此
。
焦
菊
隱
先
生
創

辦
的
中
華
戲
曲
專
科
學
校
，
以
德
、
和
、
金
、
玉
、
永
五
字
排
名
，

出
了
宋
德
珠
、
李
和
曾
、
周
和
桐
、
王
金
璐
、
李
玉
茹
、
高
玉
倩
。

上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的
上
海
戲
曲
學
校
以
正
字
排
名
，
培
養
出
顧
正

秋
、
張
正
芳
、
孫
正
陽
等
。
就
是
建
國
初
期
成
立
的
中
國
戲
曲
學
校

也
出
了
劉
長
瑜
、
張
曼
玲
、
劉
秀
榮
、
錢
浩
樑
、
張
春
孝
等
名
角
。

首
先
校
長
都
是
內
行
，
懂
得
藝
術
規
律
，
請
名
師
手
把
手
教
學
，
口

傳
心
授
，
一
字
一
句
地
教
唱
，
每
一
個
身
段
，
每
一
招
手
勢
獨
門
傳

授
，
先
要
不
走
樣
，
學
生
再
根
據
各
自
的
特
點
發
揮
。
現
在
時
興
的

是﹁
大
教
學﹂
，
批
量
生
產
，
出
來
的
演
員
不
少
，
長
相
也
夠
漂

亮
，
但
能
成
器
的
只
有
少
數
，
和
前
輩
大
師
無
法
相
比
。
戲
曲
院

校
，
專
業
課
教
得
少
，
多
的
是
文
化
課
、
理
論
、
外
語
、
政
治
，
學

生
還
可
以
請
假
去
拍
電
影
電
視
。

再
說
德
育
，
上
海
戲
曲
學
校
和
中
華
戲
曲
專
科
學
校
是
新
派
教

學
，
焦
菊
隱
是
從
歐
洲
回
來
的
，
有
先
進
的
教
學
理
念
，
戲
校
的
學

生
不
同
科
班
，
與
戲
校
並
存
的﹁
富
連
成﹂
，
學
生
都
穿
長
袍
、
戴

帽
頭
，
而
戲
校
男
學
生
冬
天
是
黑
色
中
山
裝
，
披
斗
篷
，
夏
天
穿
白

色
中
山
服
，
銅
扣
子
，
戴
大
簷
帽
，
不
准
留
頭
髮
，
女
生
則
一
律
是

月
白
色
上
衣
，
黑
裙
子
，
留
短
髮
，
完
全
是
民
國
女
學
生
的
打
扮
，

出
去
演
戲
，
學
校
有
汽
車
接
送
，
比
起﹁
富
連
城﹂
坐
馬
車
要
氣
派

得
多
。
校
內
宿
舍
講
究
衛
生
，
不
睡
大
炕
，
是
每
人
一
床
，
被
褥
一

律
套
上
白
單
子
，
定
期
洗
換
，
乾
淨
整
齊
。
校
中
行
規
很
多
，
訓

詞
、
要
則
、
規
約
學
生
必
須
遵
守
。

現
在
日
本
的
全
女
班﹁
寶
塚
劇
團﹂
，
就
是
中
國
舊
時
培
養
戲
曲

學
生
的
教
育
理
念
，
量
材
教
學
，
督
導
嚴
格
，
勤
慎
恭
謹
，
從
藝
術

到
生
活
，
一
絲
不
茍
。
人
家
倒
是
繼
承
了
我
們
的
傳
統
，
可
惜
的

是
，
我
們
自
己
全
丟
了
。

再沒有了

印
度
媒
體
報
道
，
在
印
度
中
央
邦
的
卡
爾
戈
內
地
區
有

一
個
人
口
僅
為
兩
千
五
百
餘
人
、
名
為﹁
巴
迪﹂
的
村

莊
，
這
裡
自
殺
率
高
企
，
過
去
三
個
月
有
多
達
八
十
人
自

殺
身
亡
。
專
家
分
析
稱
，﹁
自
殺
村
莊﹂
的
出
現
可
能
與

當
地
過
度
使
用
農
藥
，
引
起
村
民
的
抑
鬱
症
有
關
。

幾
年
前
中
國
專
家
的
研
究
表
明
，
殺
蟲
劑
中
的
有
機
磷
酸
酯

有
劇
毒
，
會
引
發
精
神
抑
鬱
。
如
某
個
地
區
過
度
使
用
殺
蟲

劑
，
該
地
區
的
自
殺
率
會
比
其
他
未
大
量
使
用
殺
蟲
劑
的
地
區

要
高
。

有
機
磷
酸
酯
類
進
入
人
體
後
，
其
親
電
子
性
的
磷
原
子
與
膽

鹼
酯
酶
脂
解
部
位
絲
氨
酸
羥
基
的
親
核
性
氧
原
子
形
成
共
價

鍵
，
生
成
難
以
水
解
的
磷
醯
化
膽
鹼
酯
酶
，
使
膽
鹼
酯
酶
失
去

水
解A

ch

的
能
力
，
造
成A

ch

在
體
內
大
量
堆
積
，
引
起
一
系

列
中
毒
症
狀
。

機
磷
農
藥
對
人
、
畜
均
有
影
響
，
可
經
皮
膚
、
黏
膜
呼
吸

道
、
消
化
道
侵
入
人
體
，
引
起
中
毒
。
中
毒
的
一
種
副
作
用
，

就
是
使
中
毒
者
產
生
精
神
抑
鬱
，
內
心
活
動
活
躍
，
胡
思
亂

想
，
有
自
殺
的
傾
向
。
不
少
人
入
住
醫
院
之
後
，
因
為
身
體
骯

髒
，
沒
有
自
理
能
力
，
個
別
護
士
不
耐
煩
、
怕
髒
、
厭
惡
，
語

言
之
間
批
評
了
病
人
，
或
者
態
度
不
好
，
結
果
引
起
了
病
人
自

殺
。
所
以
，
內
地
的
醫
院
有
一
項
規
定
：
對
中
毒
病
人
在
語
言

上
不
要
指
責
他
，
在
行
動
上
不
能
表
現
對
其
有
所
疏
遠
和
冷

漠
。另

外
，
中
美
等
四
國
科
學
家
披
露
轉
基
因
配
套
農
藥
草
甘
膦

會
誘
發
帕
金
森
病
，
轉
基
因
及
配
套
農
藥
之
害
，
受
到
了
公
眾

關
注
。
此
前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已
經
將
草
甘
膦
定
為
致
癌
物
，
美

國
麻
省
理
工
的
科
學
家
在
轉
基
因
大
豆
中
發
現
強
致
癌
的
甲

醛
，
如
今
披
露
出
來
的
由
巴
西
、
荷
蘭
、
美
國
和
中
國
研
究
發

現
的
十
項
科
學
證
據
，
又
指
向
了
帕
金
森
。
轉
基
因
配
套
農
藥

草
甘
膦
導
致
帕
金
森
，
老
年
人
食
用
轉
基
因
玉
米
大
豆
也
要
小

心
了
！

轉
基
因
的
配
套
所
製
造
的
農
藥
草
甘
膦
有
很
好
的
殺
死
害
蟲
的
效
果
，

二
零
一
一
年
發
表
︽
慢
性
職
業
性
接
觸
草
甘
膦
造
成
帕
金
森
病
︾
的
中
國

學
者
陳
生
弟
教
授
領
銜
團
隊
研
究
小
組
，
發
現
了
草
甘
膦
通
過
凋
亡
和
自

我
吞
噬
作
用
機
制
誘
導
腦
細
胞
死
亡
，
造
成
了
帕
金
森
病
的
後
果
。

中
國
有
一
些
農
民
或
者
專
業
殺
滅
害
蟲
的
工
作
人
員
，
都
會
出
現
腦
神

經
的
疾
病
，
或
者
是
精
神
抑
鬱
，
或
者
是
出
現
帕
金
森
病
。
這
已
經
引
起

了
政
府
的
重
視
。

所
以
，
我
們
在
家
居
遇
到
了
有
蒼
蠅
或
者
蚊
蟲
，
進
行
噴
灑
滅
蟲
的
藥

劑
的
時
候
，
要
非
常
小
心
，
如
果
家
裡
有
嬰
孩
，
就
絕
對
不
能
使
用
有
機

磷
酸
酯
的
滅
蟲
劑
。

過量殺蟲劑致抑鬱症帕金森病

路
遙
知
馬
力
，
歲
月
遴
選
香
港
至
佳
親
民
大
使
，
無
可
替
代
首
推
發
哥
，

除
了
周
潤
發
，
只
有
周
潤
發
！

猶
如
小
鳳
姐
、
徐
小
鳳
幾
首
經
典
歌
曲
歌
詞
、
內
容
…
…

不
經
意
在
這
圈
中
轉
到
這
年
頭
，

只
感
到
在
這
圈
中
經
過
順
逆
流
，

每
顆
冷
酷
眼
光
，
共
每
聲
友
善
笑
聲
，
默
然
一
一
嘗
透
。

︱
︱
︽
順
流
逆
流
︾

我
願
像
浮
雲
，
輕
輕
的
飄
遠
了
，

拋
開
一
切
好
逍
遙
。

我
願
像
狂
潮
，
高
聲
的
哭
與
笑
，

那
懼
明
日
多
紛
擾
。

我
要
放
下
柔
情
，
輕
輕
的
飄
遠
了
，

心
中
感
覺
好
逍
遙
。

我
要
放
下
浮
名
，
真
心
的
哭
與
笑
，

放
下
名
利
的
紛
擾
。

︱
︱
︽
星
光
的
背
影
︾

人
像
流
水
般
經
過

流
向
何
處
不
清
楚

人
似
浪
花
片
刻
失
去

昨
天
的
你
會
否
相
聚

明
天
路
向
不
知
道
望
那
方
去
…
…

︱
︱
︽
人
似
浪
花
︾

幾
首
經
典
歌
曲
，
滲
透
人
生
不
同
階
段
，
我
們
都
可
能
經
歷
過
某
些
片
段
。
身
為
中
國

人
、
華
人
世
界
巨
星
中
的
巨
星
，
周
潤
發
怎
會
未
曾
經
歷
過
以
上
境
界
？

近
年
作
品
仍
然
不
斷
，
似
已
放
下
名
利
的
紛
擾
，
香
港
山
海
之
間
麥
理
浩
徑
行
山
途
中
，

歡
欣
若
狂
的
行
山
者
目
睹
不
單
止
，
還
可
以
埋
身
讓
他
親
手
拿
取
最
佳
角
度
，
按
機
拍
攝

Selfie

，﹁
捕
獲﹂
工
餘
寄
情
山
水
的
發
哥
。

也
可
以
與
寄
情
大
隱
隱
於
市
，
鬧
巿
街
頭
安
步
當
車
的
發
哥
來
個
自
拍
。
更
可
尋
滋
味
於

陋
巷
小
店
，
與
發
哥
共
坐
嚐
平
民
美
食
。

周
潤
發
今
天
的
精
彩
，
不
單
止
事
業
有
超
然
地
位
，
更
重
要
是
走
進
社
會
與
大
眾
分
享
平

常
生
活
看
似
微
不
足
道
的
福
祉
，
讓
大
家
感
受
他
存
在
於
左
右
的
喜
悅
。

要
選
香
港
親
民
大
使
，
捨
他
其
誰
？

多
年
前
，
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南
征
北
討
，
氣

勢
如
虹
。
代
表
不
同
領
域
，
我
們
亦
曾
一
起
跟

隨
大
隊
為
宣
傳
我
城
飛
來
飛
去
。
那
年
在
新
加

坡
，
周
太
家
鄉
親
善
推
廣
，
發
哥
當
然
任
親
民

大
使
，
筆
者
為
老
本
行
時
裝
界
代
表
，
帶
着
時

裝
系
列
與
包
括
今
天
仍
然
炙
手
可
熱
的
馬
詩

慧
，
並
本
地
名
模
列
席
，
頗
得
到
非
常
熱
情
迴

響
。今

天
不
用
參
加
什
麼
官
式
訪
問
或
親
善
活

動
，
只
要
周
潤
發
出
現
，
無
論
哪
裡
，
便
是
一

個
滲
透
性
深
厚
，
光
芒
四
射
的
親
民
大
使
。
有

他
在
，
整
個
社
會
都
更
加
相
愛
、
更
加
和
諧
！

「親民大使」發哥

王
皖
強
和
黃
亞
紅
花
了
十

年
時
間
，
把
畢
業
於
劍
橋
大

學
的
法
蘭
克
．
韋
爾
許
出
版

於
一
九
九
三
年
的
︽
香
港

史
︱
︱
從
鴉
片
戰
爭
到
殖
民

終
結
︾
譯
出
，
去
年
底
由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
原
作
者
在
序
言
中

說
，
此
書
的
敘
述
不
可
避
免
地
以

英
國
為
中
心
。

對
於
中
國
而
言
，
鴉
片
戰
爭
就

是
導
致
︽
南
京
條
約
︾
割
讓
香
港

的
原
因
。
但
韋
爾
許
認
為
，
起
因

當
然
是
鴉
片
，
但
實
際
上
英
國
是

為
了
爭
取
貿
易
而
戰
，
如
果
改
稱

為﹁
糖
漿
戰
爭﹂
或﹁
大
米
戰

爭﹂
亦
無
不
可
，
只
是
時
間
的
早

晚
問
題
而
已
。

此
書
的
第
三
章
結
語
說
：﹁
不

論
這
場
戰
爭
的
直
接
起
因
何
在
，

英
國
執
意
將
自
己
關
於
國
家
應
當

如
何
處
理
自
身
事
務
的
觀
點
強
加
於
中
國
，

無
疑
提
出
了
英
國
行
徑
是
否
符
合
道
義
這
樣

一
個
令
人
尷
尬
的
問
題
。
一
八
四
一
年
十
一

月
六
日
︽
泰
晤
士
報
︾
的
文
章
使
這
一
問
題

昭
然
若
揭
：﹃
事
實
上
，
這
些
盛
氣
凌
人
的

要
求
︱
︱
藉
此
可
以
為
我
們
的
干
涉
辯

護
︱
︱
的
真
實
涵
義
是
…
…
文
明
民
族
在
本

質
上
遠
遠
優
於
無
知
的
同
類
，
所
以
有
權
使

後
者
完
全
淪
為
生
產
茶
葉
和
瓷
器
的
工
具
，

並
在
他
們
開
始
懈
怠
時
炮
轟
他
們
。﹄﹂

看
看
如
今
的
世
界
，
所
謂
文
明
民
族
不
也

是
藉
着
所
謂
道
義
的
名
義
，
干
涉
着
亞
洲
和

中
東
地
區
嗎
？
多
少
國
家
淪
為
霸
權
的
附

庸
，
為
的
是
操
縱
石
油
的
價
格
，
如
果
不
聽

從
，
就
是
當
年
︽
泰
晤
士
報
︾
說
的
，﹁
炮

轟
他
們﹂
！

看
看
如
今
的
香
港
，
有
些
人
想
着
要
拋
棄

歷
史
，
但
歷
史
能
夠
拋
棄
得
掉
嗎
？
如
果
不

讀
歷
史
，
怎
樣
成
為
一
個
優
質
的
文
明
民

族
？
甘
願
做
無
知
的
同
類
，
結
果
會
如
何
？

難
道
要
把
他
人
處
理
自
身
事
務
的
觀
點
強
加

於
自
己
身
上
？
不
敢
面
對
歷
史
，
豈
非
永
遠

成
為
無
知
者
？
無
知
者
的
未
來
，
︽
泰
晤
士

報
︾
早
在
一
百
七
十
五
年
前
就
寫
出
來
了
。

看《香港史》有感

不知不覺，已經恍然入夏。然而，我總覺得這
個春天少了點什麼。有個朋友表示，他要卸掉微
信了，開始清晨聽小鳥的歌聲。可是，小鳥的歌
聲，還能聽到多少？
關於污染的新聞頻繁撞進人們的視野，日前，
因毗鄰工廠污染修復地塊，常州外國語學校數百
名在校學生不幸中招，身體發生不適，引發社會
關注。
沒有無緣無故的環境污染，每一起污染事件背
後都有着複雜而深層的原因，以及生物鏈條的破
壞與循環。這讓我想起了蕾切爾．卡森的《寂靜
的春天》，這本書與其說是闡釋農藥對人類環境
的危害，不如說是一封大自然的檢舉信。對美國
人而言，第一隻知更鳥的出現意味着冬天的河流
已經解凍，知更鳥的到來作為一項消息在報紙上
報道，並且大家在吃飯時熱切相告。迎接鳥兒的
到來，就像喜慶的節日。
毫無疑問，再也沒有鳥兒歌唱是一種悲劇，對
人類來說，寂靜的春天則是一則黑色寓言——以
長遠悲劇的代價來換取近期利益，這不啻於搬起
石頭砸自己的腳。
時至今日，春天打破了寂靜，卻變得浮躁起
來，這浮躁是急功近利的氾濫，環保意識的薄
弱，也是「先污染、後治理」的死結。就像常州
這所中學，儘管選址建設之前出具的環評報告已
經發出預警，投入使用後要防範污染地塊修復帶
來的不良影響，但依然沒有引起重視，選址建設
與修復地塊同步進行，最終導致學生們受損失。

一両事前的預防勝過一噸事後的補救，等到污染
發生了再去想辦法，很多時候，為時已晚，只能
是象徵性安慰與延遲性阻滯。
有一句話，很是耐人尋味：「我們既然忍受

了，就應該有知情的權利。」所謂知情的權利，
就是直面環境污染的事實，以及了解它形成的原
因。以高效有機殺蟲劑DDT為例，曾獲過諾貝爾
醫學獎，可誰能想到，它成為了人類健康的殺
手。「人類整個環境已由難以置信的潛在有害物
質所污染，這些有害物質積蓄在植物和動物的組
織裡，甚至已經進入生殖細胞，以至於破壞或者
改變了決定未來形態的遺傳物質。」不難看出，
幾滴DDT，它的危害性或許不足以致人死亡，但
是，對整個生態圈的損壞與腐蝕是不可估量的。
人們噴灑DDT殺蟲，似乎噴得愈多，效果就愈
好，事實上，並非如此。一方面，不加區別地噴
灑殺蟲劑，非但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反而會事
與願違，對生態環境與基因完整造成莫大的威
脅，最終導致自然生態不平衡。當環境的防禦能
力全面持續降低，盛放害蟲的潘多拉盒子就會被
打開。如這個生動的比喻，化學控制比作一個踏
車，一旦我們踏上，因為害怕後果我們就不能停
下來。
其實，最鮮活的例子便是身邊的蚊子。每到夏

天，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感受，商超裡滅蚊劑的品
種愈來愈多，看得眼花繚亂，而蚊子的耐藥性愈
來愈強，一場別開生面的「人蚊大戰」拉開序
幕。這與環境變異不無關聯，滅蚊藥大量而無度

地使用，使得蚊子產生高抗體，抗藥性驟增；而
近幾年來河流污染問題凸顯，畜牧業、水產養
殖、農業產品等大範圍使用抗生素，環境中存在
高濃度的抗生素殘留物，通過轉移，細菌變得耐
藥。這也是蚊子耐藥性的一大原因。鍾南山院士
曾說過，目前我國地表水中含有68種抗生素，且
濃度較高。排在前幾位的是磺胺類、奎諾酮和頭
孢菌素，其中部分抗生素在珠江、黃浦江等地的
檢出頻率高達100%。他還說，畜牧業、水產養殖
所濫用的抗生素會轉移到人體，使人體內細菌耐
藥性增高，一些抗生素在人、畜身上共用，令人
無比堪憂。
小小蚊子也是生物鏈中的組成部分，牠的耐藥

性為我們敲響警鐘。另一方面，噴灑農藥後，對
地表水、河流、湖泊、土壤，以及植物、動物、
微生物等也會帶去間接的負面影響，就像一把看
不見的刀劍，切斷了與生命、萬物之間的聯繫。
以啄木鳥為例，牠是公認的大自然「醫生」，可
當牠吃下沾有殺蟲劑的樹葉，意味着牠的生殖能
力也遭到破壞，失去捕捉害蟲的能力，也將面臨
繁殖與孕育胚胎的滅頂之災。這是只要結果而不
擇手段的後果，也是發生公共危害的直接誘因。
令人常常忽視的是，噴灑殺蟲劑後，不管這樣的
暴露是多麼輕微，但這種反覆的暴露會促進化學
藥物在我們體內蓄積，並且導致累積性中毒，可
能沒有人能夠避免同這種日益蔓延的污染相接
觸，除非他生活在幻想的完全與世隔絕的境況之
中。殺蟲劑的輻射作用，從動植物、水資源、土
壤，最後危及的是人類自身——致癌。通過破壞
正常細胞的呼吸作用而剝奪了細胞的能量，這種
影響一旦造成，便不可恢復，伴隨着重複與累
積，引發癌變，這也是為什麼很多癌症潛伏期較
長的緣故，值得深思。

環境污染的緊迫性與嚴重性歷歷在目，無論是
大氣污染，還是河流污染；環境保護的嚴肅性與
艱巨性也是不言而喻，無論是遏制排污，還是倡
導綠色。對此，每個人都應身體力行，從我做
起，不只是為了在春天聽到鳥的歌唱，更多的是
子孫後代的幸福。
就像生物學家袁傳宓教授，他的女兒袁勁梅在
回憶錄中寫到：父親到死對長江都是一步三回
頭。「一步三回頭」正是對污染的痛斥，對環保
的憂患，也是對未來的希望。每年長江魚兒回游
的時候，他帶上研究生，用水桶一桶一桶把魚兒
運送到葛洲壩，拉魚兄弟一把；為了研究長江下
游的水質，他把家裡當成實驗室，鴨屎遍地、臭
味掩鼻，只為沿岸人的健康；為了證明長江水被
污染，他與研究生住在漁民的船上，吃沒油沒鹽
的魚煮飯，冒着生命的危險，直到鉛中毒去世。
一個打領帶、說英文，卻不會穿西裝的「漁
民」，一生為長江水域環境保護奔波，那種執着
的精神與人文的素養，以及知識分子的堅守，令
後人永遠牢記。
從袁傳宓，我想到了梁從誡，他為自然保護的

無悔投入，他為爭取環保權利的四處奔走，同樣
令人敬佩。正如季羨林先生對他的評價：「從誡
本來可以成為一個歷史學家，然而，他不甘心坐
在象牙塔裡，養尊處優。他毅然拋開那一條『無
災無難到公卿』的道路，由一個歷史學家一變而
為『自然之友』……我對他只能表示欽佩與尊
敬。寧願丟一個歷史學家，也要多一個『自然之
友』。」
心懷敬畏，保護環境，我們還有很長的道路要

走，但是，正是有了像袁傳宓與梁從誡這樣的引
領者，不乏勇氣與信念。讓春天不再浮躁，回歸
原本的自然，且行且珍惜。

浮躁的春天

百
家
廊

鍾
倩

內
地
作
家
寧
肯
的
︽
三
個
三
重

奏
︾
，
由
兩
支
人
物
和
故
事
的
主

軸
，
以
及
註
釋
形
式
的
一
個
主
觀

時
空
和
情
節
所
組
成
；
可
以
說
以

註
釋
為
自
由
的
創
作
空
間
，
是
這

個
三
重
疊
小
說
的
最
大
特
色
。

︽
三
個
三
重
奏
︾
難
談
開
始
和
結

束
，
但
寧
肯
以
半
虛
構
半
寫
實
性
的
手

法
，
記
述
自
己
曾
經
在
死
囚
室
以
觀
察

者
的
身
份
，
跟
死
囚
們
共
度
他
們
的
最

後
歲
月
為
起
點
。
如
此
的
設
計
給
了
敘

事
者
一
個
方
便
，
即
把
幾
個
死
囚
的
故

事
作
倒
敘
，
敘
寫
他
們
的
生
平
，
並
把

彼
此
之
間
微
妙
的
關
係
串
連
起
來
。
其

中
一
支
以
李
敏
芬
、
黃
子
夫
及
杜
遠
方

的
三
角
男
女
關
係
為
主
軸
，
並
以
後
來

被
判
為
死
囚
的
杜
遠
方
生
平
及
其
與
前

度
李
離
及
其
情
人
居
賢
澤
的
關
係
為
次

軸
。
另
一
支
則
以
臨
近
死
亡
邊
緣
的
譚

一
爻
及
巽
等
關
係
為
主
軸
，
同
時
述
說

不
同
人
對
待
死
亡
的
態
度
。

但
無
論
人
物
枝
節
多
麼
複
雜
，
關
係
的
佈
局
如

何
用
心
，
小
說
都
以
對
男
女
性
愛
細
膩
的
描
寫
作

主
導
，
以
重
複
和
不
厭
其
詳
的
細
節
交
代
雙
方
的

反
應
，
反
照
出
人
物
感
情
和
性
情
的
類
別
。
如
此

敘
述
有
時
像
情
色
小
說
，
蓋
因
篇
幅
比
提
及
的
中

國
經
濟
變
化
及
社
情
時
局
還
要
多
。
到
了
故
事
後

期
要
交
代
人
物
生
離
死
別
的
命
運
時
，
情
節
又
前

後
不
能
統
一
。
小
說
主
要
人
物
杜
遠
方
前
冷
後
熱

的
轉
化
便
是
一
例
，
其
情
人
李
敏
芬
最
後
因
為
性

愛
行
為
的
難
以
忍
受
而
出
賣
了
杜
，
使
得
之
前
對

兩
人
關
係
的
微
妙
和
穩
定
性
描
寫
未
能
協
調
。

寫
作
較
為
新
穎
精
緻
的
是
註
釋
部
分
。
寧
肯
在

穿
插
於
文
本
頁
間
的
註
釋
裡
，
以
主
觀
的
方
式
闡

述
了
另
一
線
人
物
︵
作
者
跟
前
妻
及
友
人
等
︶
的

故
事
。
這
部
分
確
能
體
現
了
作
者
的
意
圖
，
即
以

註
釋
轉
換
視
角
、
調
動
結
構
，
把
無
關
聯
的
關
聯

起
來
。
註
釋
裡
的
故
事
又
成
為
主
軸
前
台
的
後
台

及
第
二
文
本
，
對
主
軸
二
重
奏
中
的
人
物
遭
遇
表

態
、
嘲
弄
、
判
斷
，
並
從
中
透
視
出
寫
作
的
隨

意
、
隨
情
與
自
由
。

三個三重奏

文 匯 副 刊

何冀平

雙城雙城
記記

鄧達智

此山此山
中中

興 國

隨想隨想
國國

文潔華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范 舉

古今古今
談談

小 蝶

演藝演藝
蝶影蝶影

■新界屏山123食堂，員工「生擒」發哥
周潤發。 作者提供


